
张正隆，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
家，中共党员。

1969

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
81065

部
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
室专业作家。

1972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2

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爱，你是太阳》，长篇报告文学《雪
白血红》、《解放》、《西部神话》， 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
间》等。 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
国报告文学

505

杯奖，另有
10

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
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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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 1949》 真实记述了东北野战军

（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简称

“四野”）， 解放东北后， 入关， 打平津战役， 过

长江， 一路南下， 激战湘云贵， 渡海拿下海南

岛， 直至天涯海角的漫长艰辛的征战历程。 《雪

白血红》 的作者张正隆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采访

素材和史料， 回塑记录了当年大量鲜为人知激动

人心的战争细节以及那场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

江山的刻苦铭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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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披露“四野”

最可怕的敌人———水土不服
信息时报：从《雪白血红》开始，您先后出版了

《战将》、《战争记忆》、《枪杆子：

1949

》，这些作品都
与“四野”相关。 请问，您为什么那么关注“四野”？

您又是怎样与“四野”结缘的？

张正隆：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指

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一批军内外作家撰写

“中国革命战争报告文学丛书”， 着重写我们党建

军以后的重大战斗、事件、战役。 当时我在沈阳军

区一个集团军当干事， 所以我就选择去写其中的

辽沈战役。

1987年我到军中采访老同志， 老同志嘴中所

讲的“四野”和辽沈战役把我惊住了。 我突然发现，

怎么这些亲历者讲述的“四野”、战争与原有文献

中的不一样呢？ 怎么与我戴红领巾时候听到和看

到的不一样呢？ 这个“不一样”吸引了我。 我发现

“四野”历史中不为人知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很

多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但很奇怪

的是，四野南下，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

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

因为《雪白血红》的采访写作，让我觉得“四

野”的历史里太有文章做了，一辈子也写不完。 人

生的缘分就是那么的奇妙， 如果当时我选的是淮

海战役，可能我就写别的野战军去了，也不可能与

“四野”结缘了。

信息时报：您的《枪杆子：

1949

》，关于“四野”

的哪些内容，是属于首次披露的？

张正隆：

在战争题材中少有详尽深刻触及的

“四野”从东北直打到海南岛的全过程，人们大多

只知个表面，而我这部《枪杆子：1949》首次披露了

四野军进入江南后水土不服的细节问题， 比如中

暑、恶性痢疾、生疥疮、腿肿等诸多南方疾病危及

到许多战士的生命。 老天爷、土地爷就成了最可怕

的敌人，使“四野”的南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难

下”。 由于水土不服，病饿交加，部队大量非战斗性

减员，部队病号1/3左右，有的达一半左右。 百万大

军只好休整一个月，当时的湖南江西，村村都差不

多成了军营军队医疗所，这个村是打摆子的伤员，

那个村是拉肚子的伤员，等等。

南北气候的迥异与分别给南北行军带来的苦

难，经亲身经历者的述说，更加细腻地让人对征战

环境恶劣感到震撼。 一个接受我采访的老人就曾

这样感慨：“咱是翻身农民，又打了几年仗，什么苦

没有吃过？ 实在是遭不起这份罪了，祖祖辈辈也没

遭过这种罪啊！ 我这辈子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那

一个多月了！ ”还有一个叫孙洪瑞，说的是拉肚子

的事情，更让人永远难忘。 他说：“晚上查铺查哨，

你听吧，一个个肚子稀哩咕咚的，那屁吱哇乱叫。

一些人一遍遍往厕所跑，有的提起裤子走几步，又

回去蹲上了。 行军不能总跑路边蹲呀，急行军就更

不行了，就找块破布绑夹屁股上，像女人来例假似

的。 ”这些亲历的故事，实在太震撼了。

战争最抓人的是
人处在生与死的临界点

信息时报：《枪杆子：

1949

》写四野从东北到南
下，这战线拉得很长，故事也肯定有很多。 但您却
用近乎五分之一的篇幅写了大军南下后水土不服
的各种故事。 除了因为是首次披露这一点，还有其
他的因素左右着您的篇幅选择吗？

张正隆：

我写四野南下，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

是拿枪的敌人，而是水土不服，所有南下的老兵感

受最深的就是这个。 我采访了很多人，写了一些自

杀的人， 他们可能打仗很勇敢， 但却因为吃不上

饭，生病，不想拖累部队，或者太痛苦，难受得自杀

了。

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不应例外。 军事文学

写战争，也是写战争中的人，把人性和与之对应的

东西推向极至、极限的典型环境中的人，并不是枪

炮声从头响到尾。 写战争中，人在生与死的临界点

上的生存状况所面临的考验，也许才是最“抓”人

的。

信息时报：在《血火青树坪》一节中提及了青
树坪战斗，四野遭伏击失利，这是四野军唯一一次
失利。以前有书籍披露过这个失利吗？你是怎么找
到那三位老人的？

张正隆：

这场失利有人提到过，但都写得很简

单很概念化。

有的一次战斗，能够采访到许多亲历者，可以

挑着写。 有些战斗大同小异，不可能一一都写。 有

的则是唯一的、 不可替代的， 青树坪战斗就是如

此，却采访不到亲历者。 半个多世纪了，幸存的亲

历者天南地北，有的真不好找。 采访中，常会听到

老人说，这事谁谁谁最清楚了，可惜他前不久去世

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有机会就打听。 2002年，我终

于打听到， 在广州三元里的军区干休所里有参加

过这次战斗的老同志，就急匆匆赶去了，而后通过

这位老同志， 又找到了另两位亲历过这战斗的老

人。 他们三位老人的亲历，让青树坪战斗具有了丰

满的血色。

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

信息时报：《枪杆子：

1949

》一书的行文，很有
特色，经常就是“某某老人说”。 因此，口语化的讲
述，在这部作品中非常明显。 您为什么特意要用这
种口语化的乡土调子表述呢？ 是为了复原一种战

争的完整与真实吗？

张正隆：

我以为，口语化的讲述，配上“老人

说”绘声绘色的讲述，应该更可以给人以身临其境

之感。 所以，我书中口述当年战斗过程的老人均记

载其姓名，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屡屡列举当时所

在的战斗营和现今的头衔， 是为了突出故事具有

绝对真实的可考性。 一个个健在的老人，如同活史

料般， 展现了一种完整而鲜活的真实战争。 你看

看，书中的“老人说”，把一个个老人，组成了一块，

是不是感觉， 很像是你身边的历史老人在唠嗑历

史？ 书中都是老人原话， 我最多也只是进行条理

化，剔除一些罗嗦的话语罢了。

信息时报：您为什么认为，您的采访是带着抢
救性质的？

张正隆：

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

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 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

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

了。 到现在， 我写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不在

了，有的即使活着，恐怕脑子也糊涂了。

11月9号， 我在广州购书中心签售新书时，见

着了2002年我采访过的广州军区的一个老首长，

他当年是43军的一个团长， 就是我书里提到过的那

个“跑步进广州”的团长。 那天老首长是由夫人搀扶着

来的，头发花白的他，现在已经不认得我了，因为他

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难过得热泪都要出来了。

如果不是早作采访， 一些历史资料也许就此

淹没了， 从这点上说， 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

的。

身后追着只狼
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信息时报：您为什么强调“作家必须倾心打造
自己的诚信品牌”？ 为了写《枪杆子：

1949

》，您用了
近
１５

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 走访了一百多位在
世的老人。 这应该与您提出的“诚信品牌”有莫大
的关系吧？

张正隆：

我强调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必须倾心

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

任感的， 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 要达到这一境

界，你必须去采访、收集资料。 历史中的新闻很多，

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 所以，不惜气力采访，占

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

一位的、最重要的。 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

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 就像只有盖间瓦房

的材料， 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

样。

虽然说，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不可能走

进历史，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力图接近了历史的

原汁原味。

为写《雪白血红》，1987年的一整年中，我对辽

沈战役所涉及的东北广大城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

采访，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普通士兵以及当时

参战的民工，还有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凡是能找到

的，都要一一采访，到1987年年底，我共采访了100

多人。 如今为写《枪杆子：1949》，我走访了大半个

中国，采访了100多人。 我的作品都是用脚，实实在

在走出来的。

信息时报：看到您比喻自己的写作是“身后追
着只狼”。 您说，“身后一直有只狼追着，你不得不
得拼命往前奔跑……一停下，一回头，就可能被狼
吃掉”。 您感觉自己身后有只狼，是从有作家梦开
始的吗？ 日子总是被这只狼追逐，那感觉是享受？

还是疲惫？

张正隆：

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

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 走夜路，最好擎只火

把，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 狼喜欢从背

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

上你的肩膀。 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狼就

会扼住你的喉咙。 所以，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

道不累，还快快往前奔。 所以，有时就恨不得有一

群狼在身后追撵着，我能快快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我觉得，只要有责任感事业心的人，他们的身后都

会跟着一只狼。

当然，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

的。 不过，来到这个大千世界，能从事自己倾心热

爱着的写作，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

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着吧。

我有一种英雄梦的情结
信息时报： 您的作品一直都特别关注战争与

部队的题材，是否可以说，您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
种很深的英雄梦的情结？

张正隆：

我的确有一种英雄梦的情结。 当然，

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梦不是现在所说的富豪榜上

那些有地位有金钱的人物， 我们喜欢的英雄是打

仗里的战斗英雄。 因为，那时候的电影小说，很多

都是写军人的， 都与战斗有关。 比如，《苦菜花》、

《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 等等，我

们这些孩子都喜欢杨子荣， 都把杨子荣当成自己

的偶像。 这些文学作品写得很好，对我的人生产生

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我很想当兵，一则是因

为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 二则是因为我觉

得当兵可以让我的英雄梦有实现的可能。

1969年，我当兵了，特高兴的，因为我终于往

英雄之梦靠近了一步，2005年60岁退休。 部队给我

提供了创作的源源不断的素材。 可以说，我当了一

辈子兵，都是和平兵，对战争，对前辈军人经历的

战争，应该说是陌生的。 我对战争的了解、理解，主

要是通过采访亲历者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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